
2015年11月28/29日 星期六/日 1新文苑 Columns新文苑 Columns

第1102期

2023年4月29/30日

保衛文學：從夏志清評張愛玲兩部作品談起 何與懷

大時空詩：新時代詩歌的美學突圍
——王鑽清大時空詩集《敲響自然的骨頭》漫評 莊偉傑

五，《秧歌》和《赤地之戀》無疑是反共
的，在中共執政的政治生態環境中，被官方否
定是其必然的命運。古遠清教授失敗的抗辯引
出兩個重要問題，非常值得深思。

（接上期）夏志清等人的評論很對，《秧歌》和《赤

地之戀》除了其藝術上的成就，無疑是反共的。其反共性

質，自然逃脫不了中共意識形態管理官員的金睛火眼。夏

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傳入中國之後，幾十年來，盡

管張愛玲在整個中國大陸相當出名了，她許多作品一版再

版，然而《張愛玲全集》根本不全——《秧歌》和《赤地

之戀》從來沒有正式出版過，中共官方，或明或暗，就等

於把這兩部作品禁了。許多學者、教授，包括一些所謂的

張愛玲專家，自然也相當識時務，“聰明”地繞過這兩處

危險之地，因而也讓無數的“小資張迷”在他們的影響下

踏上“嚴重誤解”張愛玲的歧路上。而另一方面，對夏志

清的批判，對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的批判，

一直進行著。

2016年，《中國文學批評》季刊第二期便刊出“夏

志清文學史觀質疑”一組文章。這個季刊創刊於2015年

3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與中

國文學批評研究會聯合主辦，主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

長張江。該雜誌號稱是一份高規格、高質量、高水平的刊

物，宗旨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建立和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理論話語體係為目標，以研究

中國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為中心，緊密結合當代文學創作

和鑒賞的實際”，其來頭其陣勢很是嚇人。

這組“夏志清文學史觀質疑”文章，打頭陣的是袁良

張愛玲是誰？文革時代的大陸中

國人，尤其是我們紅衛兵這一代人，

對此問題必然是一臉茫然。與此同

時，她又是一個傳奇。直到1995年，

她還與她的讀者生活在同一個世界

上，但她似乎永遠屬於1940年代。她晚年離群索居，死

去多日無人知曉。她死時距75歲生日不足十天。

在我創作這件關於張愛玲與她三代先人的群像作品

時，每有澳大利亞的朋友參觀我的畫室，我都告訴他們，

我畫的是一位中國的女作家，相當於澳洲的邁尤絲·弗蘭

克林（Miles Franklin，1879-1954）。他們聞之立刻明

白。澳大利亞家喻戶曉的肖像畫大獎是阿基鮑爾獎，而與

之相類似的文學大獎，便是邁尤絲˙弗蘭克林獎。邁尤絲-

弗蘭克林是澳大利亞著名女作家。若上網搜索，最搶眼的

便是她少女時代的一張挾傘側身肖像照，明艷動人。張愛

玲恰也有一張同等程度搶眼的青春艷照。事實上，這兩個

人都是20出頭便成為名作家的。甚至邁尤絲˙弗蘭克林一

生最成功的小說，還是她19歲的處女

作《我的燦爛生涯》。

這 兩 位 女 作 家 並 不 屬 於 世 界 級

別。然而對於她們本國的文學史而

言，卻絕對占有重要一席。

1980年代中期，張愛玲的作品隨

了鄧麗君的歌聲，瓊瑤的言情小說和

金庸的武俠傳奇一同“反攻大陸”，

開始為大陸人所知。不過她的作品隨

了歲月滄桑，已從大眾文學進入到嚴

肅文學的領域，遠不及那三位的作品

那麼迅速家喻戶曉。筆者本不屬於“

文學愛好者”之列，只聞其名，不讀

其書。如此來到澳大利亞。只因為對

老照片的愛好，而於1994年在香港買

了一本張愛玲剛剛授權皇冠出版的《

對照記》，薄薄一冊。

《對照記》是張愛玲的另類回憶

錄。她早年的幾篇散文，中年用英語寫的《易經》與《雷

峰塔》，以及幾乎被銷毀的《小團圓》，都是她某種程度

的回憶錄。但是這本《對照記》則是對了家庭相冊而寫下

的最真切的回憶。毫無疑問，其中最吸引我的故事，是她

祖父如何成為清末頭號重臣李鴻章的東床快婿。但與此同

時，這本書也讓我對作者的一生產生興趣。好比它給出了

不少未解之謎，而讓我通過日後的閱讀去一一破解。

《對照記》裡唯無一字涉及的作者經歷，是她與胡蘭

成的那段初戀。而這一段戀情可說影響了她的一生。從直

至2009年才面世的《小團圓》裡，可以看到她從未淡忘

這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

我直至2005年在舊金山購到台灣遠景新版的胡蘭成

回憶錄《今生今世》並讀了一遍，方才知道那一段故事的

細節。事實上，直至三年前《小團圓》出版，世人才知張

愛玲那一方面的敘述。在此之前，所

有的傳誦，均據於胡蘭成的這本回憶

錄。對照起來，胡蘭成的敘述也並無

多少渲染作假。

我在讀《今生今世》之前，張愛

玲的書我只讀過一本《對照記》。而讀了胡蘭成的這本書

後，我倒是明白了何以那位一鳴驚人自視極高的文學才女

會對胡蘭成如此傾倒，而成了他的“外室”，在上海當時

的俗世用語中，便是不堪的“姘頭”。“她一直覺得只有

無目的的愛才是真的”（《小團圓》） 。

胡蘭成是一個至少由三種人格組成的混合體。第一

種是用筆桿玩政治，且有時幼稚卻又自大到不可思議的政

客；第二種是英文所謂的“Lady killer”，即以征服女人

心為人生之樂趣，同時又有相應天賦的那種男人；第三種

是極有才華的寫作人。

在張愛玲與胡蘭成之前，同時，與之後，中國有許

許多多的作家。但是出手便有鮮明個人烙印的“文體”（

注）的寫作人卻並不太多，至少在我讀

到的書裡是如此。或許因為我是生長在

文革時代的緣故罷。我第一次意識到“

文體”的魅力，是在1983年底1984年

初讀到畫友鐘阿城的一批手稿，其中包

括了《棋王》。直覺他出手不凡。在他

書桌上見到一張老舍的黑白照片，有點

明白了。《棋王》在《上海文學》刊出

後，阿城得了稿費，在中央美院的教師

餐廳請了一大幫畫家朋友吃飯，大伙祝

賀他晉升為作家。畫友陳丹青自2000

年回國後，出版了好幾本書，我每本必

讀，發現丹青也確立了自己的文體，可

能是來自木心的影響, 不過更可能是通讀

魯迅的結果。

說 回 到 胡 蘭 成 ， 他 的 文 筆 讓 我 傾

倒。也許因為同是浙江人，母語雷同，

所以讀他的書時會有奇異的感覺：原來

文字可以如此地組合！寫書也可以如江南人講話。

我相信是胡蘭成的這種才華讓張愛玲有如找到同道之

感：“因為懂得，所以慈悲。”雖然張愛玲在中年以後也

嘲笑過胡蘭成的文體，但至少在當時，她一定是服氣的。

很多年後，她還如此形容他：“文筆學魯迅學得非常像 ”

（《小團圓》）。雖未必是褒，卻也並非貶斥。其實胡魯

二人的家鄉相距不遠，母語也是近似的。（未完）

（注：對應於英文“Stylistics” 一詞的中文，在牛津

等英漢大詞典裡都是“文體”即“作家的文字風格技巧”

。但查《現代漢語規範詞典》，“文體”僅作“文章的體

裁”解，而與“文字風格技巧”相關的詞是“文筆”與“

文辭”。在通常中文語境裡後兩個詞均不足以表達我的所

指 。因此我確定使用“文體”來表述一位作家的整體性寫

作風格。）

愛玲世家
沈嘉蔚

■ 沈 嘉 蔚 ： 《 張 愛 玲 》
（2016，油畫92 X 77cm，畫家
自藏。）

一個小社會 一個大家庭

一個用眼神當作種子可以催醒春天的地方

像一群蝴蝶，與你們在流連的雨林中相遇

至少我，一夜醒來便有了掛念 

 

塵世淵深，落日餘暉和無盡夜色

  可以用來輕嘆落寞

浪漫、遺憾、夢想，可溶於水的多巴胺

在這裡浮上紙面 從紙面飄過永遠

 

憑欄回望的愛情和尋找擺渡的靈魂

被冷落的花開和沉澱多年的滄桑

憑一支筆以倒飛的姿態

在這裡，在雨軒的時光中擱淺

光陰，從未如此清晰，有些人就算未曾見面

我的江山如畫，已有你的空間

 

真想敬你一杯 不只是熱愛這麼簡單

即使詩歌有時像語無倫次的磕巴

仍讓人撫摸到你捂在胸口的吶喊

已經萬千心碎

玉兔呈祥集錦箋，雨軒詩薈續新篇。
春花秋月寄情處，笑賞雲霞落滿天。
澳華悉尼雨軒詩社，於4月16日，在位於

悉尼南岸Gerringong區域的Crooked   River酒

莊，舉行《大洋洲雨軒詩薈第三輯》新書發布

會。

風景如畫的田園風光，熱情洋溢的雨軒詩

友，在這裡歡聚一堂，譜寫一首屬於自己的詩

章。

《雨軒詩薈》第三輯，由布文策劃，行

悅主編，八月飛雪任副主編，潔然擔任責任編

輯，彙編了29名詩友，合170餘首現代詩和古

詩詞的優秀作品，厚達230頁紙。

何與懷博士撰寫了《面對嚴峻的時代——

雨軒詩薈第三輯前言》；行邁博士撰寫了《鴻

雁挽春風，扶搖繼征程》的序言；布文社長撰

寫了卷首詩《敬你一杯酒，在雨軒擱淺的時光

裡》；行悅主編撰寫了《卷尾詩》和《後記》。

新書內容豐富，編輯精美，專業水准。尤

其是彩頁上的歲月留痕，有一道難忘的時光，

難忘的足跡，難忘的詩句。

新書發布會由陸文濤和艷陽聯手主持。陸

先生花了一番心思，准備了一份聲情並茂的精

（接上期）其三，一反傳統詩人的單一線條化思維的

同時，融入了新的語詞（科技詞彙）。如元宇宙、手機、

暗物質，黑洞、蟲洞、粒子、引力，等等。儒家和古典溫

情中的那些正統話語似乎被顛覆了，作者呈現的是如同神

話般充滿傳奇色彩的畫面。此外，在常人習蔫不察抑或想

像不到的陌生地帶進行“橫衝直撞”，作為一種精神探險

之旅，在詩人那裡並沒有放棄因心靈感應而生發的質疑或

追問。“氣象塔你是否回應了鳥們的奇怪提問∕你是否對

大氣層有新異的心靈感應∕湖裡魚兒和微生物是否表達氣

象變化∕自然預警地球暖化你能否先知先覺∕海洋風暴來

年可否撞痛你小蠻腰”。但這並未逃逸於現實世界，且未

見任何唐突感，而是一種力量感的表達。必須明確的是，

詩人的表達方式不像某些詩人那樣或故弄玄虛或故作高

深，而是讓寫作形式隨著所要表現的思想內容而變化，並

找到相應的契合點，把現代意識與科幻元素經過詩化過濾

之後，發出一種別樣的聲音和氣味。當然，那些因想像而

存在的，唯有感覺可以印證。

如果說想像力是人類最重要的心智能力，也是科學

和文學藝術賴以生存的堅實基礎；那麼，是否可以說，文

學的未來意義實質上就在於觀念再造與想像力的重建。然

而，文學對未來的意義不僅只是記錄或再現，其主要意義

應是強調人的主體性，並指向一種人文關懷。王鑽清深諳

此道，以多維、復雜、共生的新視角，以強烈的主體意

識，著意突破傳統的規範來建構新的詩歌形態。不論是意

會到“宇宙深處的暗光是那麼多情∕眨一眨眼聽我止不住

地意淫”的《時空深處的本色》，還是感受到“我的心跳

跟上了恆星時的節奏∕平太陽時發情於平太陽點”的《對

時間的沉思》；無論是想像“是否能跟其他星球生命自

由交流”而窺探《奇異的新世界》，還是發出“你准備好

了嗎，在時間的河床動手∕築造生命的流程朝向永恆的靈

體”之聲來回答《相信未來》……，他所關注的不僅僅是

奇異的時空或科技本身，而是展示了人類對大千宇宙、對

深邃時空和新世界的自然運行機理的心靈感應和自由交

流。從某種意義上說，王鑽清筆下的大時空詩歌指向的是

未來，具有一種胸懷宇宙的人類意識和未來視野。而這，

恰恰體現出其詩歌敘述的生命含量和包容力。

禁不住想起伊塔羅·卡爾維諾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

錄》中對文學歷史的追溯遠及神話、傳說、哲學和史詩。

更為意味深長的是，卡爾維諾的文學世界向著科學（物理

學、生物學）致敬，以從中求取生命的詩學，於是清醒地

意識到，“在廣闊的文學天地之中，永遠存在著有待探索

的途徑……但是，如果文學還不是以令我確信我是不是在

追逐夢境，那我就要求助於科學來培育我的景觀，因為在

科學中一切沉重感都會消失。今天，科學的每一個分支都

旨在表明，世界是由最為細小的實體支撐著……。”卡爾

維諾認為科學呈示的想像力和生命感覺將成為文學的泉

源，並與古老的哲學和神話殊途同歸。他同時思考著社會

科學的新鮮成果和都市文明。這些都預示著富有未來鏡像

的文學世界將超出於現實三維空間。可見，如果不關心過

去已有的人類想像和體驗，不關注科學與生活正在裂變的

宏觀與微觀所提供的想像與感受，那麼文學就有可能因資

源枯竭而難以更美麗地騰飛翔舞，也將失去在未來生活中

與其他平行體系之間的對話能力。進一步說，文學在人與

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三個維度上做出卓有成效的表達

駿的<夏志清的歷史評價>。就以此文，這個中國社科院文

學所研究員非常粗暴地把一位張愛玲等一批作家的伯樂否

定了，更把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否定了。

有反駁的嗎？也有。2016年8月，中南財經政法大

學及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古遠清教授撰寫了<給張愛玲戴

的帽子太沉重——質疑《中國文學批評》的一篇頭條文章

>一文，2017年3月15日發表於《南方文壇》上。我這位

武漢朋友的策略是拋棄夏志清，救助張愛玲。

怎麼拋棄怎麼救助呢？古遠清說：袁文“有助於國

內學界破除對夏志清的迷信，讀後獲益匪淺”，而且，文

章“寫得大義凜然，愛國情懷十分可敬”，但——

我們不能因為夏志清“

破口大罵”大陸紅色政權，

就以牙還牙，恨屋及烏，把

夏志清贊揚得十分過分的作

家，也來個“破口大罵”，

如“頭條文章”說張愛玲的

《秧歌》《赤地之戀》系“

反共反華小說”，就很不客

觀。

古 遠 清 認 為 ， 說 張 愛

玲 “ 反 華 ” 完 全 是 無 的 放

矢。因為有相當一批境外作

家不認同政治中國，但熱烈

擁抱文化中國，有後一點就足矣。至於說張愛玲“反共”

，古遠清認為也不可以。他說，夏志清認為張愛玲“反

共”，你袁良駿自認與夏志清水火不容，卻又附會同意夏

志清說張愛玲“反共”，豈非十分吊詭？古遠清認為，《

秧歌》《赤地之戀》這兩部小說內容復雜，袁良駿給張愛

玲戴的帽子太大了。如果這兩部是“反共反華小說”，

那“新時期”出現的眾多寫大陸陰暗面的作品，如寫反右

鬥爭的《天雲山傳奇》，揭露極左政治對農民最基本生存

權利剝奪的《李順大造屋》，還有比《秧歌》火藥味似乎

更濃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又該作何解釋？！

古遠清說的“新時期”是一個政治術語，全稱是“

新的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也

算是文學術語，有“新時期文

學”的說法。我把“新時期”

定位始於1976年“四人幫”倒

台終於1989年“六四”天安門

大屠殺；還可指出，這個時期

中國作家、詩人創作的一些作

品，與其說是“新時期文學”

，不如更確切地說是“文革後

文學”。我在我撰寫於八十年

代的博士論文，《緊縮與放鬆

的循環：1976至1989年間中

國大陸文學政治事件研究》，

也在我九十年代編著的英文詞典，Dictionary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文化用語大典》）一些條

目中，對那十幾年的“文革後文學”現像作了許多論述與

評介。一言以蔽之，那眾多寫“陰暗面”的作品，在當時

那個語境下，客觀上就是反共的，雖然程度上各有不同，

或者雖然作者標榜“第二種忠誠”。經歷了十年文革“

封建法西斯專政”下的民族劫難，人們痛定思痛，悲憤控

訴，深刻反思，不但控訴和反思文革的罪惡，進而也控訴

和反思文革之前毛澤東獨裁專政的罪惡。所以出現控訴“

反右”運動的感人至深的《天雲山傳奇》，出現揭露極左

政治對農民最基本生存權利剝奪的《李順大造屋》，出

現“比《秧歌》火藥味似乎更濃”的大飢荒慘烈故事《犯

人李銅鐘的故事》，這有什麼難以解釋的？

古遠清勇於抗辯，其志可嘉，但他訴諸的邏輯很有問

題，或者直白說吧，其出發點就是錯的，因此他這個質疑

可以說是完全失敗。不過，他的抗辯引出兩個重要問題，

確是很值得深思：其一，一個文學作品有反共思想傾向，

其文學藝術價值就要一筆抹殺嗎？其二，更關鍵更要弄清

的是：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不對？如果是錯的，自然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說的話有理：“內容愈反動的

作品而又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

；但如果這是對的，那麼，這類作品就應該肯定，如果其

文學藝術性又很高，則更是錦上添花，皆大歡喜。

一部優秀文學作品，除了高超而又獨特的藝術手法，

思想上應該追求自由民主，追求公平正義法治人權，追求

反映人性的普世價值；應該站在人道主義立場，揭露和鞭

撻“假醜惡”，追求和頌揚“真善美”。（未完）

■何與懷博士與古遠清教授攝
於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會員代表
大會上（2013年10月16日，
吉隆坡）。

■何與懷博士編
著的英文詞典。

樣的，未來的詩歌要進行提升走向新的藝術天地，唯有再

造觀念世界，展開新的視野，方有可能讓未來的詩歌創造

升華到一個新的智力水平、知識結構和精神境界。話說回

來，筆者在開篇之所以認為王鑽清的大時空詩歌有其獨特

的創意和美學品格，是因為他的詩歌實踐和想像力與未來

的詩歌朝著同一指向，這是他的過人之處，也是他的先見

之明，更是他卓然獨領風騷的標誌。像他這樣致力專注於

大時空書寫的詩人作品，在當代漢語詩壇中甚為鮮見。

誰敢“敲響自然的骨頭”？這跟魯迅先生曾稱贊的“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很令人佩服的，不是勇士誰敢去吃它

呢？”，其道理是相似的。對真正勇於探索的詩人而言，

看來唯有《活出整個世界的這個人》：“引力波將宇宙的

聲音自外太空傳來∕量子力學托起地球上的每一個物種∕

所有生靈以地球公民的名義親吻自然∕自然的肌膚上活蹦

亂跳著人的骨架∕這個人的靈性將消失於自然的天性∕不  

我要活出整個世界的人模狗樣”。這首僅有6行的詩篇，

表現了在宏大的時空和敘事背景中，人與自然之間的親近

以及彼此之間關聯的生命呼應和依存，最後詩行，詩人筆

鋒一轉，一種強烈的主體意識呼之欲出，盡管宇宙之浩

瀚，世界之廣大，個體之渺小。值得稱道的是，在詩人展

示的想像視野中，“我想當地球停止轉動時∕我的心也許

會跟宇宙一樣動亂∕宇宙中的能量重新注入人體∕地球村

落的人啊不再是動物∕人不再是人也不分為男人和女人∕

愛和智慧的能量此刻敵不過空間物理∕存在著的人呀跟植

物一樣自生自滅∕與精氣神無關∕與世事人情無關∕人類

的道啊怎敵得過大自然的法則∕於是我心回歸自然又從天

際出發∕一顆愛自由的心在地平線上燃燒∕燃燒了一生的

愛之能量∕縈繞不落的太陽在眼前也在遠方”（《發現世

界》）。顯然，詩中律動的是關於宇宙人生的冥思玄想，

其視野刷新了以往創作者舊的觀念認知，重新發現人與廣

闊世界的關係。或許，未來的詩歌創作將在發現世界的同

時，關懷更加高級的維度，探索新的生命特徵和我們的關

係，並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幻化出更加精彩的未來圖景。

記得筆者曾經對詩人王鑽清說過，要走進他的大時空

詩歌探幽尋勝，必須以欣賞的眼光站在特別的高度觀照，

否則難以抵達其詩之核心地帶，倘若僅是停留於“技”

之層面加以分析，只能是平面式的理解，唯有進入“思”

與“道”的層面，方能展開立體化的透徹理解、感知和把

握。因為，在詩歌與科幻的雙重火焰燃燒的大時空中，詩

人王鑽清早已捷足先登自由蹈舞，且提前做好准備，即在

與宇宙對話中進入靈魂的大時空。他的詩歌創造力及其鑄

造的詩之魅力，注定將留給大時空，留給詩歌史。在他的

詩歌譜系裡，生命形式與宇宙形式是相連接的；在他的大

時空詩歌騰挪搖曳的多維空間裡，既呈現出詩人胸懷宇宙

的思維拓展與美學突圍，這是一種詩性智慧；又展現出詩

人心懷天地的創作境界與人文關懷，這是一種精神結構；

同時突顯出關於宇宙人生的時空書寫與人類意識，這是一

種具有方向感的寫作。

至此，可以直言不諱地說，出自非傳統文壇的劉慈欣

之《三體》，是以科幻小說演繹了人類文明與外星文明之

間黑暗的“叢林法則”，去猜想宇宙社會學構造的根本，

而成為當代小說界的“異數”。那麼，反觀詩人王鑽清這

部通過三種“大時空”組合的詩歌（結集），可以看出，

他已成功地打造了彰顯科幻精神、超前意識和個人特色的

大時空詩歌，並以另類的、殊異的姿態呈現詩歌價值。就

此而言，他的視域、思路及其創作實踐，或許就是新時代

詩歌美學突圍的一個方向。但願！

顯然是不夠的，在文學未來

學中，人與宇宙、人與自然

兩個維度顯得至關重要。同

敬你一杯，在雨軒擱淺的時光裡
布　文

■《雨軒
詩薈第三
輯》封面

還是執念向暖

生活待我們不薄，借你餘生

  不竭的繆斯靈感

可以寫得天昏地暗

敬你一杯吧，在雨軒擱淺的時光裡

世界曾經那麼好

現在，這麼難

 

春來秋去寫雋語 軒風詩雨詠長歌
恆心馬

彩開場白：

人類歷史上傳播最廣的一次疫情，過去了或
者即將過去了。經過漫長三年等待和抗爭，我們
終於等到了這個時刻，太陽正在緩緩地升起，照
進了我們飽受煎熬的心靈，每一個生命正在自由
的海洋裡，准備起航。

詩人們朗誦了各自

的作品。也許詩情感動

上天，突然烏雲翻滾，

下起微微小雨。呈現出

好一幅“風過詩雨軒”

的 浪 漫 景 致 ！ 風 雨 過

後，三隻喜鵲也飛來湊

熱鬧。

詩歌朗誦結束後，

蘇童表演了舞蹈《秋水

伊人》，循眾要求，又

表演了舞蹈《九寨》。

行 悅 在 發 布 會 上

作了總結性的發言，感

謝大家的共同努力、支

持和付出，感謝二十多

位詩友資助本詩集的出

版。

按照預定的時間，下午一時許各就各位，

開始享用西式午餐。午餐後，大家道別。各取

所需，各奔前程。有人留宿，有人歸家，有人

順道游覽名勝景點。

晚上七點回到好事圍，雨軒詩社部分詩友

在金沙酒樓聚晚餐，給從墨爾本遠道而來的行

悅總編餞行。至此，《雨軒詩薈第三輯》新書

發布會，劃上了完美的句號。

■澳華悉尼雨軒詩社《大洋洲雨軒詩薈3》發布會於2023年4月
16日在悉尼南郊一家酒莊舉行。這是與會者合照。


